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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无关政治





【明慧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她们家族中，曾经发生的真实事情。


几十年前，姥姥的一个亲戚家，夫妻俩感情很好，但美中不足，结婚数年也没有孩子。俩人一商量就找人要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女孩作为养女。因为人到中年还没有子嗣，夫妻俩对这个孩子很疼爱。可是女主人的婆婆很刁，觉得这是个外来的野种，没有自家的血脉，非常不喜欢。


这个小女孩不太大时，一次这家的女主人外出，把养女交给婆婆照看。没想到她回来时看到孩子双眼红肿，哭闹不止，怎么也哄不好，可她离开前孩子还好好的啊！女主人心疼孩子，就问婆婆小女孩眼睛怎么了，没想到婆婆冷冷地说：“不知道！”就不再搭理她们了。等男主人回来后，夫妻俩求医问药，终究没能治好孩子的眼睛，从此后，这个本来健康的孩子就瞎了。


无巧不成书，过了很长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女主人从邻居门前路过，就听到婆婆和邻居聊天时说：“我告诉你，人的眼睛啊就是一汪水，你用桑树叶盖在眼睛上，用针一扎，噗，一汪水就出来了，倒点酒，血都不出，谁也看不出来是扎坏的！”她说这话时满脸得意的神色，可她没想到，这几句话被自己的儿媳妇听到了，从此后女主人和她丈夫就怀疑小女孩的眼睛是婆婆用针扎坏的。


过了几年，小女孩五岁时得病死了，夫妻俩很伤心。埋葬她时，养父说：“孩子啊，你可怜啊，谁把你眼睛扎坏的，你到阎王爷那跟她要眼睛！”结果小女孩死了不到一百天，女主人的婆婆就双目失明，也瞎了！


中国古人曾告诫过世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人生在世，所作善恶都有神佛记录在册，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欠债要还的事例不胜枚举，可是人总是执迷现实之中不能自拔。殊不知到头来各自所种善恶因果，都得自己偿还。◇











“政治”，在当今社会通常指处理人间的社会关系，即西方强调的人权、三权分立，维持社会的相对公平。


现在中国人讲的“政治”，是马列主义概念，宣说国家是镇压的工具，研究怎么镇压人、怎么去杀人、整人、控制人，那里面除了阴谋诡计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修炼所追求的，与政治截然不同。修炼强调的是如何了解宇宙真相、如何回归自己生命的高境界。


修炼与政治，一个是探求宇宙真理、怎样回归的道路；一个是人间为自己的私欲怎么去欺诈骗人。所以修炼和政治没法混为一谈。


法轮大法修炼者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持之以恒地向民众讲述真相，告诉人“天灭中共”的天机，让人们从谎言中清醒、选择光明的未来，这恰恰是正法修炼者在苦难中坚持正信、心系他人、大善大忍的道德境界的体现。◇








害人终害己








2011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Ku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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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纣为虐的蠡县林堡乡党政官员（三）

















从“南周”事件想到的











【明慧网】新年伊始，一起大陆媒体人与中共官员的对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事件缘起于《南方周末》的一篇题为“中国梦、宪政梦”的新年献词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官员篡改，引发“南周”采编人员的不满，随即在微博上引起轩然大波，并立即成为全国性的事件。众多媒体人迅速声援并称其为一场“重要的新闻战争”。 


这起宣传部门钳制媒体的事件的曝光，令人想起中共操控媒体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江泽民因一己之私操纵媒体挑起的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运动，不仅消耗了大量国力财力，还将中国的新闻、法制以及中国人的道德都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在媒体颠倒黑白的仇恨宣传中，最邪恶荒谬的莫过于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将央视的自焚录像慢放，可看出很多破绽，如：王进东浑身被烧黑，但是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烈焰中却不燃烧不变形；刘春玲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警察用重物击中头部，倒地死亡；小女孩刘思影，气管切开手术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违反医学常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


然而，一些没有良知的媒体人为了邀功请赏，讨好主子，除了继续将死亡、自杀的污水泼向法轮功，还和当局唱起了双簧，将洗脑班、劳教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雨腥风的残暴”描绘成“和风细雨的关怀”，为中共的暴力洗脑掩盖。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彻底抹掉了媒体的公信力，摧毁了许多媒体人的道德和良知，堵死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回归之路。法轮功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新闻自由就无从谈起。 


民众有知情权，这也是新闻自由的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惨烈迫害的情况下，坚持传播着事实真相，无论是传单、电话、短信、传真，都是在维护民众天赋的权利。尤其是中共最恐惧的真相电视插播，更是争取还公器于民的大智大善之举。


传播真相，世界才有希望。


坚守良知，人类才有未来。


（文／正善）◇











明  慧  周　报  蠡县版  第3版      第51期    2013年1月24日








16、于俊巧：女，一九六二年出生。林堡乡孙庄村。


一九九九年九月的一天，村长孙小恩领着林堡乡副乡长黄彦海，把于俊巧骗到门外的一辆小汽车上拉到了乡政府。乡长刘艳茹对于俊巧进行了一番非法审问后，把她关进一间大屋子里，关了两天两夜，并让家人每天给送饭，当时于俊巧家里还有八十三岁的老婆婆和两个上学的孩子需要照顾，可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两天后家人托关系才让于俊巧回家。 


迫害责任人：乡书记：李力。乡长：刘彦茹。 副乡长：黄彦海。村长：孙东常。副村长：孙小恩。 


17、展新环：女，一九四四年出生。林堡乡林堡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展新环被绑架到乡政府强行洗脑八天，家人送饭，上厕所都有人跟随。后罚款二百元回家至今未退。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八前在大队部办洗脑班，每天去报到，三十日下午罚款五百元。至今未退。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二零零二年，被强行绑架到乡政府洗六次，村办洗脑班七次。 


18、孙玉霞，女，六十六岁。


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七，乡副书记张新跃及副乡长黄某将她劫持到乡政府关押二天，之后被恶警陈桂星等关进县看守所，半月后经绝食抗争被放回。 


二零零一年农历四月初六，张、黄二人再次将她绑架到乡政府，用木棍、树枝进行殴打，打的全身青紫，脸肿了一个月左右。 


19、朱彦芳，女，四十五岁。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二日晚十点左右，在本村张贴真相标语时遭恶人举报，乡派出所等五人将她非法绑架，次日送往县公安局，恶警刘文力、王军昌、李淑娟等人非法审问后，又送到市公安局，后转往高阳看守所迫害一个月，期间所长胡三、李某等曾以坐老虎凳的方式进行折磨迫害了一天一夜，并强迫劳役二十天左右。 


20、崔小改，女，四十六岁。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二日，崔小改因张贴真相资料遭恶人举报，由林堡派出所所长王杰英带人非法抓捕，绑架，遭到脑非法抄家，崔小改被迫流离失所。孩子、老人没人照顾，一家人凄苦难言。期间家人还屡次受到恶人骚扰，使本来不完整的家更是雪上加霜。二零零五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晚十时左右，恶人再次到家中骚扰，给其家人精神造成极大创伤。


崔小改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没病了，家庭受益很大。她想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乡亲们，也因此被绑架，走脱后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已经两年了，随后她因想回家收拾庄稼，又被林堡派出所王杰英等人绑架。 


21、辛幸改，女，六十四岁。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村干部张东建、霍国忠等人，将展新环、辛幸改强行绑架到乡政府，进行非法审问，期间不许出门、不许上厕所，由家人送饭吃，遭受迫害达半个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村干部又将她们绑架到乡政府所谓“集中学习”，一周后分别勒索五百元后放人。


以上都是林堡乡人。责任人：乡书记李力、乡长刘彦茹、副乡长黄彦海、乡政法委书记张新跃、副乡长祁小乐、组织委员展朋辉。◇














一枚金戒指





一九八七年冬季的一天下班后，我在本厂的洗澡堂捡到一枚金戒指，但没有还给失主，直接就揣回家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大法在我县洪传，我有幸得法。学《转法轮》，每当读到“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功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时，我都想到捡金戒指的事。学大法严格又光明，我必须去面对。 


我想把戒指还给失主，但失主已搬迁。经多方打听，知道了她父亲家。


正当要还时，怕她臭骂我，就想通过邮寄、写信的方式，由她父亲转交。我正要写信时，手中的笔总是握不住、要掉。这时我女儿说：“妈妈，把你的笔借给我用一下。”当时我悟


到必须亲自上门去道歉。


我找到她父亲家时，又不敢敲门，就把戒指从


门缝塞进去，可是门缝很窄，怎么也塞不进，只好回家。 


我反复读《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说中“难行能行”。过了几天，我又下决心上门归还金戒指。我想：事不过三，我一定要做好。


终于敲开了门。她父亲很诧异地看着我，我说：肖主任，我将这枚金戒指物归原主还给你的女儿，过去我思想不好，现在学法轮大法了，师父教我们做“真善忍”的好人。


这天正好他女儿也在，她拿着金戒指激动地说：“天啊！做梦都没想到，这枚金戒指还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认为是厂长的女儿偷的，还和她打了一架，十三年过去了，这枚戒指终于失而复得。”我泪流满面，深深痛悔，不断地表示歉意，说我如果不学大法，不知还要造多大罪业。


他们问了我有关大法的事，我做了解答，他们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离开他家时，我感到全身很轻松，走路飘飘的，很舒服。 事隔几年，在街上又看见肖主任，他向我竖起大拇指。（文／幸运）◇





母被关押儿营救 德国各界伸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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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教诲与我家的谜团








【明慧网】山东省日照市法轮功学员马瑞梅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三日被中共警察绑架。马瑞梅的儿子丁乐斌在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攻读法学硕士研究生，目前在德国实习，在德国法轮大法学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丁乐斌全力开始营救母亲。包括媒体、政治家和人权组织在内的德国各界人士对马瑞梅伸出了援救之手。 


拥有三十一家地方性报刊、一百一十万读者的《莱茵河邮报》特地采访了丁乐斌，报导了他的母亲马瑞梅因为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被非法关押与劳教的消息，在德国民众和政府部门中引起强烈反响。 


来自德国执政党CDU党派的国会议员和两位州议员，通过《莱茵河邮报》的报道了解到马瑞梅女士的消息后，非常关心她的安危，分别致信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郝道方，强烈要求他立即无条件释放马瑞梅。 


来自德国绿党的一位州议员在看过报道后，表示愿意大力支持对马瑞梅女士的声援与营救活动，并愿请该党派的国会议员一同参与营救，致信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及中驻德使馆，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她。 


总部设于法兰克福的国际人权组织IGFM一直积极关注马瑞梅女士遭受迫害的最新动向，自二零一二年十月制作了营救征签表，并在全德国范围内开展对她的声援与营救活动。 


十二月底，国际人权组织和德国法轮大法学会联名发起明信片营救活动，印刷了上万张直接寄发给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的明信片，并将通过各种渠道分发给德国民众，请大家一同参与营救，强烈要求劳教所立即无条件释放马瑞梅女士。 


马瑞梅，今年四十五岁，家住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叩官镇闫家庄村，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第一年里就彻底摆脱了常年病痛的折磨，能够下地干活，夫妻关系从此和睦，是街坊邻居处处夸赞的好儿媳、好妻子和好妈妈。像其他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一样，她得到了真正的身心健康，处处展现了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的美好。 


二零一二年四月三日，马瑞梅外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人诬告，被当地派出所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半，于六月二十六日被秘密转押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二大队。 


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常年非法关押二、三百名法轮功学员，警察用各种办法对她们进行洗脑迫害，强迫在所谓的“转化书”上签字，参加洗脑“转化班”，逼迫参加洗脑“转化”考试，而且遭到各种酷刑折磨。此外，每天被强迫从事奴工，组装生产渔轮（山东省威海光威渔具有限公司的，产品出口世界七十多个国家），每天被强制劳动十五到十八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的奴工折磨，马瑞梅在短时间内体重下降了八公斤。◇








一个无神论的朋友问我说：“从眼前的这个茶碗中，你可以看到哪些神迹呀？”我回答他说：“茶碗是人造的，制造茶碗的原料是泥土，而泥土是神为人所造的，因为人不可能把金属、水等不是泥土的物质转造成泥土。因此不只是茶碗，在辽阔的大地上以及广阔的海洋中，处处可以看到神迹。” 


对于修炼人来讲，世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高级生命对人类的赐物，从世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中，都可以看出神迹，只是无神论者被观念所阻，无法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而已。（文／贯明）








人间处处有神迹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我肚子疼，大便不通，紧急到县医院，初诊为炎症造成肠梗塞，鼻孔插管排胃液，挂针，如此折磨一周，肠仍不通，怀疑是肿瘤。急转院到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又过去一周，还是不通，期间插管、二十四小时打点滴、一换针就疼痛难忍，几回死而复生。


一天晚上，梦到自已被两个陌生女人挟持带走，我问：“去哪里？” “去一好地方。”“还能回来吗？”“不能回来了。”这时，丈夫来叫我“不要去”，我就挣开她们回来了。


在肠道不通的情况下，医院强行进行肠镜检查，确诊是结肠癌，手术持续五小时，切除了一大段结肠，病理化验结果是一些癌细胞已转移，接下来是为期六周的全身化疗，化学药物流蚀全身，难受程度难以言表！


丈夫一直陪伴着我。丈夫九十年代末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我对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共迫害后，我不明真相就开始反对他，他读书炼功有时只好避开我。这次他带着Mp3听大法录音，奇怪的是，我不反对他了，由他听。但当他要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我就顽固地不念，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太固执了！


化疗结束后，复查没事。二零一二年七月下旬再次复查，发现癌细胞已大面积转移到双肺，肿块大如拳头，肺癌晚期，已失去手术的机会。


医生建议留院化疗，但上次化疗时，与我要好的病友凡是转移或复发的，都化疗不了多久，医院就拒绝收治了，让他们回去等后事。


他们唯一能依赖的是医院，结果医院却无能为力，这是多么残酷！


丈夫问医生，继续化疗情况会怎样，医生暗示没有第二种结果。丈夫当时就把我带出医院，医生说很遗憾，针水都开（付了款）了，我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我们先到旅馆住下，丈夫要我念“法轮大法好”，把Mp3塞到我耳朵里，我接受了，心里平静了下来。第二天，我们乘车回家，一路上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越听心里越平静，阵阵暖流在身体里涌动。


回到家，就忙上厕所，拉了很多很多脓血一样的东西，我正紧张，丈夫说“师父帮你清理身体了”，我感觉是这么回事。上次肠镜发现大肠息肉，所以这次肠镜切了息肉，这三天每餐只能喝一点汤，肚子空空的，怎么排了那么多东西？


此后，我就与丈夫一起读书炼功。婆婆担忧我身体，捡了一大堆中药煲给我喝，一喝就泻肚子，后来竟将药煲糊了，药罐裂开了。要重新买药罐时，发现余下的一大包药被老鼠咬坏了！这才悟到修炼人身体已没病了，不用吃药了。


我与丈夫一起读书炼功，身体发生了巨变。现在上楼梯，丈夫还撵不过我。是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文／广东大法弟子）◇





肺癌晚期之际……





爷爷是大户人家的后代，书香门第，祖上世代修佛，没听说哪代无人修佛的。爷爷结婚很早，可三十二岁时奶奶就不幸去世了。那时爷爷已有四儿两女。登门给爷爷说媒续娶的人不少，爷爷说，只一心修行，不再续娶了。爷爷的儿子都是有学识的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大伯当了会计，二伯与爸爸、老叔都做了教师。


爷爷常说，有一天老天就要筛人了，好的留下，坏的筛掉下地狱。留下的人才有后福。人不信神，“大劫过后方知有天”。有时爷爷说到这事就流泪。爷爷说，“等着吧，以后会有几十年的佛国，大佛来世上度人，你们能赶上得正法，我是不行了。”


一九七一年爷爷得了大病，躺在炕上好多天都起不来，家里人都哭。爷爷说：“我今年没事，明年九月份吧。”第二年九月爷爷离我们而去。


爷爷去世时我早已上学了。学校老师教的可跟爷爷说的不一样，老师说，人是猴子变来的，世上没有神，也没有佛。我上中学时，上级要提爸爸当校长，爸爸说什么也不当。因爸爸从来不想当官与入共产党。


我很不理解，问爸爸：“人家都抢着入党、当官，你为什么不要？”爸爸说：“爷爷在时就告诉了，说不能入共产党，也不要当官，将来会有大祸。”我说：“你看哪个官不是在享福，退休后工资还比别人高。”爸爸说：“死了之后就有祸了。”我们做儿女的都不理解。


如果爸爸不当校长就没人管那所学校了，所以上面就逼着他当了。但他就是不入党。


我的大伯，据说八字沾了修行的命，可共产党砸庙毁佛像，宣传无神论，他也没有修行。大娘早早地去世了，两女儿出了嫁，大伯孤独一人很苦。晚年见到我们就流泪。我那时还小，不知为什么，姐姐说大伯是为自己一生没得佛法而哭。


二伯晚年也苦，说这茬人不得佛法的，就得下地狱让“罡风”抽死，他得不上法了……，如此流泪几年离世而去。


爸爸练气功，一心想修行。到九六年终于得到法轮大法。修大法后，几十年的气管炎、哮喘、肺心病都不医而愈，爸爸说这法轮大法就是爷爷说的“正法”。于是介绍给老叔，老叔也修炼了大法。老叔激动地说：咱们总算得到了真法。


我们全家都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才知道了佛法对生命是何等重要，知道了生命的真谛，这才明白了大伯与二伯为何因未能得法而哭泣；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所有单位大官小官都让表态，领着单位的人批法轮大法，抓大法学员，我才明白了为何爷爷说不能当官；见到贵州出现“中国共产党亡”的奇石，我才知道因为天要灭中共，所以爷爷不让我们的家人入共产党。


爷爷说的那些事一件件都应验了，而今就差“大劫过后方知有天”这句了。中共上台搞各种政治运动，害死民众八千多万，中共还狂妄地说要“战天斗地”。人是神的子民，现在的人被共产党灌输得都不信有神，不相信善恶有报，没有了道德约束，无恶不作，社会风气在一日千里地往下滑，人人互相残害，神能任其而为吗？天灭中共，神用各种奇灾异祸筛选谁能留下时，那不就是大劫吗，那剩下的是不是只有好人呢？我现在才明白了爷爷的话与我家的所有谜团，我只有加倍讲真相了。（文／大陆大法弟子）◇








图：营救马瑞梅的明信片











